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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逢
喜
事
，
黎
耀
祥
主
演
的
新
劇︽
大
太
監
︾

收
視
高
開
，
口
碑
甚
佳
，
黎
耀
祥
勢
將
三
度
成
為

視
帝
高
唱
入
雲
，
星
期
一
無
㡊
台
慶
上
，
黎
耀
祥

更
贏
得
百
萬
頭
獎
，
黎
耀
祥
是
否
覺
得
是
個
好
兆

頭
？

他
笑
了
點
頭
：
﹁
希
望
是
。
﹂

贏
得
頭
獎
，
他
未
有
時
間
慶
祝
，
台
慶
翌
晨
便
返
無

㡊
為
新
劇
試
造
型
，
隨
即
便
與
我
飲
下
午
茶
，
之
後
一

家
三
口
買
㢫
回
家
煮
飯
。

﹁
台
慶
前
一
晚
我
才
從
檳
城
拍
罷
電
影
︽
丐
世
英
雄
︾

返
香
港
，
翌
日
朝
早
開
始
綵
排
台
慶
，
過
兩
天
便
要
開

新
劇
，
連
續
拍
三
個
多
月
，
想
請
︽
大
太
監
︾
全
組
人

食
飯
也
未
必
有
時
間
，
加
上
劇
中
很
多
同
事
都
已
經
入

了
新
劇
組
。
﹂
黎
耀
祥
帶
點
倦
意
說
。

今
年
無
㡊
改
新
制
，
用
一
人
一
票
全
民
投
票
方
式
選

出
視
帝
視
后
，
黎
耀
祥
坦
言
沒
信
心
，
﹁
幾
個
候
選
人

都
各
有
觀
眾
，
不
知
道
有
多
少
是
網
民
，
所
以
變
數
很

大
。
﹂

﹁
第
三
度
問
鼎
視
帝
，
有
壓
力
嗎
？
﹂

黎
耀
祥
說
：
﹁
我
從
來
都
沒
有
壓
力
，
但
當
周
圍
的

人
都
跟
你
講
﹃
你
一
定
得
﹄、
﹃
支
持
你
﹄
的
時
候
，
漸

漸
便
會
形
成
壓
力
。
﹂

自
零
九
年
，
黎
耀
祥
憑
︽
巾
幗
梟
雄
︾
坐
上
視
帝
寶

座
後
，
他
人
氣
持
續
高
升
，
所
拍
劇
集
收
視
高
企
，
證

明
有
實
力
的
演
員
終
能
走
紅
，
難
得
的
是
紅
了
的
黎
耀

祥
沒
被
勝
利
衝
昏
頭
腦
，
保
持
一
貫
的
謙
厚
，
其
他
藝
人
請
他
幫

忙
，
他
從
不
拒
絕
，
跟
記
者
又
非
常
合
作
，
大
家
都
喜
歡
他
。

近
年
藝
人
都
嚮
往
北
上
吸
金
，
黎
耀
祥
則
堅
持
留
守
香
港
，
﹁
我

不
想
跟
家
人
分
開
太
久
，
拍
︽
大
太
監
︾
在
橫
店
逗
留
了
三
個
星

期
，
拍
︽
丐
世
英
雄
︾
在
檳
城
三
個
星
期
，
已
是
我
的
極
限
，
拍
一

個
內
地
劇
起
碼
要
在
內
地
三
個
多
月
，
我
怕
我
不
適
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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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祥：無信心㟊視帝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莫
言
的
作
品
題
材
，
離
不
開
他
植
根
的
國
土
、

家
鄉
的
黑
土
地
和
家
國
的
人
與
事
。

以
他
的
︽
蛙
︾
為
例
，
就
以
﹁
計
劃
生
育
﹂
為

主
題
，
從
高
密
他
的
婦
科
姑
姑
作
為
原
型
。

﹁
計
劃
生
育
﹂
對
中
國
的
老
百
姓
來
說
，
其
影

響
深
而
巨
，
雖
然
這
是
一
個
十
分
敏
感
題
材
，
而
且
一

直
為
外
間
所
詬
病
，
但
莫
言
並
不
迴
避
。

莫
言
在
年
前
回
答
鳳
凰
衛
視
訪
問
時
表
示
，
他
對
這

部
小
說
﹁
醞
釀
的
時
間
比
較
長
，
因
為
這
是
一
個
挺
敏

銳
的
話
題
。
毫
無
疑
問
，
計
劃
生
育
確
實
是
涉
及
到
了

中
國
千
家
萬
戶
的
一
個
重
大
問
題
，
而
且
也
是
幾
十
年

來
飽
受
西
方
詬
病
和
批
評
的
一
個
話
題
。
我
在
寫
作

時
，
當
然
也
考
慮
到
這
個
問
題
的
現
實
和
歷
史
背
景
，

但
有
一
點
我
是
堅
信
不
疑
的
：
就
是
文
學
應
該
從
人
物

出
發
。
就
像
小
說
中
一
個
鄉
村
婦
科
醫
生
姑
姑
，
她
行

醫
五
十
年
，
而
中
國
計
劃
生
育
政
策
推
行
到
當
時
恰
好

三
十
年
。
也
就
是
說
在
姑
姑
行
醫
生
涯
當
中
，
有
一
半

時
間
是
和
計
劃
生
育
有
關
係
的
。
通
過
她
的
手
，
有
差

不
多
一
萬
名
嬰
兒
被
接
生
到
人
間
；
但
也
是
通
過
她
的

手
，
數
千
名
違
規
懷
孕
的
嬰
兒
，
被
扼
殺
在
母
腹
當

中
。
﹂

莫
言
覺
得
中
國
人
口
增
長
過
速
，
實
行
獨
生
子
女
政
策
，
是
有

其
﹁
一
定
的
道
理
﹂。
但
是
從
道
德
層
次
而
言
，
作
為
操
刀
者
的
姑

姑
，
到
了
晚
年
卻
懷
㠥
懺
悔
的
、
悔
罪
的
心
理
枷
鎖
。
這
就
是
這

部
小
說
的
深
刻
之
處
。
　

莫
言
早
年
有
一
篇
短
文
︽
埋
葬
在
黑
土
裡
︾，
乏
人
提
到
，
卻
饒

有
意
義
。
這
篇
文
章
收
在
許
覺
民
主
編
的
︽
當
代
中
國
作
家
百
人

傳
︾。
這
本
書
因
是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多
事
之
秋
前
編
輯
的
，
所

以
印
量
很
有
限
，
存
世
不
多
。

莫
言
在
這
篇
文
章
的
結
尾
寫
道
：
﹁
我
想
把
根
扎
在
故
鄉
那
片

黑
土
裡
。
那
片
黑
土
對
莊
稼
的
種
子
來
說
是
貧
瘠
的
，
對
感
情
的

種
子
來
說
是
肥
沃
的
。
那
片
黑
土
從
有
人
類
文
化
時
就
存
在
㠥
，

在
人
類
文
化
不
滅
亡
時
它
也
不
滅
亡
。
在
那
片
黑
土
上
已
經
埋
葬

了
多
少
肉
體
和
思
想
，
當
然
還
在
藩
衍
㠥
肉
體
思
想
。
這
是
一
條

源
遠
流
長
的
黑
土
的
河
流
，
每
一
個
波
浪
裡
都
有
豐
富
的
營
養
，

我
自
然
要
拚
命
汲
取
，
拚
命
生
長
。
﹂

莫
言
在
創
作
的
初
期
，
已
決
心
把
自
己
﹁
埋
葬
在
黑
土
地
﹂，
他

的
作
品
，
無
不
在
他
家
鄉
高
密
黑
土
地
上
生
根
、
綻
芽
、
長
葉
、

開
花
、
結
果
的
，
因
為
他
的
﹁
拚
命
汲
取
，
拚
命
生
長
﹂
幡
然
而

成
一
株
花
果
纍
纍
的
大
樹
。

莫
言
植
根
於
豐
厚
的
本
土
文
化
，
同
時
關
心
民
間
的
疾
苦
。
他

在
同
一
篇
文
章
裡
強
調
：
﹁⋯

⋯

我
也
認
為
一
個
作
家
不
能
過
多

地
咀
嚼
自
己
的
痛
苦
，
而
應
把
嘴
巴
和
牙
齒
伸
向
更
為
深
廣
的
人

民
痛
苦
；
跳
出
個
人
感
情
的
泥
淖
，
把
愛
普
及
人
類
。
任
何
一
個

大
作
家
都
是
這
樣
的
。
不
是
大
作
家
甚
至
不
是
作
家
也
要
這
樣
要

求
自
己
。
﹂

可
見
，
莫
言

是
一
個
有
所
追

求
、
有
原
則
的

作
家
。
套
用
學

者
陳
穎
教
授
的

話
，
莫
言
的
人

生
哲
學
是
﹁
同

流

未

必

合

污
﹂
。
唯
其
如

此
，
置
身
滔
滔

濁
流
，
世
道
良

心
才
不
會
泯

滅
！︵

︽
莫
言
的

獲
獎
︾
之
五
︶

植根黑土地
彥　火

琴台
客聚

我
十
分
害
怕
在
大
會
致
詞
中
言
而
無

物
，
或
只
能
說
幾
句
套
話
。
因
此
，
如
果

真
的
無
話
可
說
，
便
極
力
推
卻
。
如
果
非

要
講
話
不
可
，
便
要
絞
盡
腦
汁
，
想
出
一

丁
點
兒
與
會
議
有
關
的
話
來
說
。

同
時
，
我
很
怕
短
話
長
說
，
除
非
是
個
有
點

學
術
性
或
匯
報
性
的
講
話
。
例
行
講
話
，
最
好

在
十
分
鐘
，
最
好
是
五
分
鐘
內
講
完
。
如
果
會

議
是
我
安
排
或
主
持
的
，
一
是
不
要
讓
太
多
人

講
話
︵
當
然
專
題
報
告
除
外
︶，
二
是
自
己
做
個

表
率
，
只
講
三
至
五
分
鐘
。

套
話
的
例
子
，
便
是
有
人
講
話
，
開
頭
必
然

是
﹁
大
家
好
﹂、
﹁
晚
上
好
﹂
連
聲
。
記
得
﹁
文

革
﹂
時
期
，
有
人
講
話
，
首
先
唸
一
段
毛
澤
東

語
錄
，
不
論
與
會
議
有
無
聯
繫
。
不
唸
，
就
不

算
忠
心
。
在
內
地
不
必
說
，
在
香
港
的
愛
國
社

團
中
，
也
是
如
此
。

內
地
來
港
的
地
方
領
袖
人
物
，
在
集
會
致
詞

時
，
總
要
把
他
所
代
表
的
地
區
的
政
績
數
說
一

遍
。
在
那
種
鬧
哄
哄
的
場
合
，
誰
也
沒
有
聽
得

進
去
，
說
了
也
是
白
說
。
我
認
為
，
他
們
如
果
要
介
紹
該

地
的
情
況
，
索
性
印
備
一
篇
介
紹
，
同
場
派
發
，
效
果
不

是
更
好
？

還
有
的
是
主
人
講
話
，
開
頭
又
要
介
紹
前
來
的
主
要
嘉

賓
。
有
時
嘉
賓
眾
多
，
名
字
讀
得
冗
長
，
也
令
人
生
厭
。

但
如
讀
漏
了
一
兩
個
，
有
人
又
會
覺
得
他
的
身
份
不
夠

高
，
沒
有
面
子
。

接
㠥
便
是
照
相
的
問
題
了
。
大
會
進
行
前
後
，
許
多
人

喜
歡
拉
㠥
名
人
照
相
，
集
體
的
、
雙
人
的
，
照
個
不
停
，

令
人
﹁
席
不
暇
暖
﹂。
有
一
位
老
兄
，
還
專
門
訓
練
他
的
菲

傭
當
他
的
攝
影
師
，
頻
頻
拉
人
合
照
，
由
菲
傭
開
拍
。

最
不
環
保
而
且
浪
費
的
是
，
大
會
例
對
嘉
賓
贈
送
紀
念

品
。
有
的
紀
念
品
是
一
座
鍍
金
的
盾
或
杯
，
所
費
不
菲
。

但
更
多
的
是
一
座
透
明
塑
膠
的
小
匾
座
。
受
贈
者
得
物
無

所
用
，
如
果
客
廳
不
大
，
擺
也
沒
地
方
擺
。
老
實
說
，
多

年
來
我
收
到
的
這
些
東
西
有
好
幾
十
座
，
有
的
就
在
大
掃

除
時
清
理
掉
了
。

至
於
大
會
刊
印
的
特
刊
，
厚
厚
一
大
本
，
彩
色
印
刷
，

同
樣
所
費
不
菲
。
可
是
除
了
大
量
題
詞
和
照
片
之
外
，
又

有
什
麼
保
存
價
值
？

社團集會絮語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人
類
潛
意
識
的
運
作
㠥
實
很
奇
怪
：
可
能
因

為
灰
濛
濛
的
天
色
，
也
可
能
因
為
心
情
欠
佳
，

今
日
的
我
，
內
心
突
然
間
泛
起
一
首
遺
忘
了
多

年
的
舊
歌
：
出
發
點
茫
然
開
始
，
每
步
每
站
距

離
但
不
知
，
無
限
遠
的
旅
程
，
一
切
不
可
制

止
。
高
與
低
無
從
猜
測
，
勝
負
愛
恨
距
離
像
一
絲
，

誰
亦
有
經
過
歷
程
，
結
局
卻
甚
懸
殊⋯

⋯

這
些
歌
詞
出
自
何
處
呢
？
翻
查
之
下
，
原
來
是
鍾

鎮
濤
的
︽
無
限
旅
程
︾，
內
容
算
得
上
是
透
徹
地
道
出

了
人
生
的
真
理
：
我
們
的
存
在
由
一
念
無
明
而
起
，

同
時
更
被
迫
經
歷
不
能
自
主
的
命
運
，
以
及
因
各
種

得
失
而
令
人
感
慨
的
生
命
無
常
。
佛
家
教
人
要
明
白

這
些
真
相
，
然
後
了
解
生
命
的
不
真
實
，
繼
而
空
掉

它
；
道
家
則
教
人
在
體
悟
這
些
真
理
後
，
學
懂
在
好

壞
起
跌
之
間
，
盡
力
運
用
其
好—

—

不
過
說
來
容
易
，

有
誰
能
夠
真
正
做
到
？

此
時
此
刻
，
我
又
不
禁
想
起
詞
人
晏
殊
的
名
句
：

無
可
奈
何
花
落
去
，
似
曾
相
識
燕
歸
來
，
小
園
香
徑
獨
徘
徊
！

簡
單
解
釋
，
就
是
我
雖
明
白
生
命
無
常
，
也
知
道
應
該
換
個
角

度
去
欣
賞
宇
宙
的
無
窮
無
盡
，
好
的
事
物
總
會
再
次
降
臨
發

生
，
但
這
刻
的
我
，
確
實
無
法
從
這
兩
者
中
作
出
選
擇
。
就
算

理
性
上
明
白
真
理
，
但
感
性
上
始
終
無
法
看
破
人
生
，
唯
有
獨

自
一
人
繼
續
在
苦
樂
之
間
沉
思—

—

這
種
進
退
兩
難
的
無
奈
，

正
是
我
當
下
的
心
境
！

回
看
︽
無
限
旅
程
︾
的
歌
詞
，
它
同
樣
為
人
生
的
無
常
提
供

了
出
路
：
喜
與
悲
猶
如
音
階
，
韻
律
每
日
更
從
未
休
止
，
提
步

向
新
旅
程
，
再
用
血
汗
題
詞
！
不
退
後
，
人
面
對
艱
苦
艱
苦
敢

於
一
試
，
生
命
才
具
意
義
！
若
醉
心
戀
往
事
，
人
面
對
得
失
得

失
不
知
所
以
，
稍
遲
疑
消
失
影
子—

—

有
誰
的
人
生
沒
有
起
跌

呢
？
但
這
刻
也
自
身
難
保
地
看
不
透
的
我
，
只
能
以
歌
詞
與
各

位
共
勉
之
！

無限旅程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以
前
在
九
龍
城
碼
頭
附

近
上
班
，
幾
乎
每
天
都
在

北
角
碼
頭
乘
船
來
回
，
下

班
時
常
常
走
路
回
家
，
都

會
經
過
新
光
戲
院
。
這
兩

年
雖
然
不
在
那
裡
工
作
了
，
但

不
時
會
懷
念
新
光
戲
院
附
近
那

家
牛
雜
店
，
以
及
商
務
印
書

館
。
每
次
去
吃
牛
雜
和
選
購
圖

書
時
，
一
定
到
新
光
去
看
看
，

有
些
什
麼
新
劇
上
演
。

最
近
前
往
，
看
到
廣
東
名
旦

蔣
文
端
月
底
上
演
李
居
明
編
寫

的
新
劇
︽
觀
音
情
度
韋
陀

天
︾，
蔣
文
端
的
唱
作
和
李
居

明
的
劇
本
，
我
都
喜
歡
。
又
看

到
十
一
月
上
旬
時
，
有
京
劇
上

演
，
京
劇
是
我
和
內
人
的
最

愛
。
看
來
，
要
勤
跑
新
光
了
。

再
看
過
去
，
咦
！
那
個
穿
㠥

紅
色
衣
服
的
美
艷
女
子
不
是
汪

明
荃
阿
姐
嗎
？
走
近
海
報
一

看
，
果
然
，
原
來
阿
姐
在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起
，
除
了
元
旦
那
天
休
息
之
外
，
一
連

十
五
天
要
在
新
光
舉
辦
︽
汪
明
荃
四
十
五

美
麗
娛
樂
世
界
演
唱
會
︾。
配
合
演
唱
會
的

演
出
，
更
從
現
在
起
在
新
光
二
樓
展
出
阿

姐
四
十
五
年
來
影
藝
生
涯
的
表
演
服
飾
、

粵
劇
衣
箱
、
獲
獎
的
獎
座
、
白
金
和
金
唱

片
以
及
從
童
年
到
如
今
的
照
片
展
覽
。

上
樓
逐
一
細
看
，
阿
姐
四
十
五
年
的
光

輝
歲
月
，
就
在
眼
前
一
一
呈
現
，
令
人
感

動
萬
分
。
想
想
看
，
有
什
麼
人
能
夠
擁
有

四
十
五
年
的
光
輝
歲
月
？
我
在
心
中
搜

索
，
印
象
中
恐
怕
只
有
一
個
外
國
的
伊
莉

莎
白
泰
萊
才
有
那
麼
多
年
的
光
輝
吧
？
而

阿
姐
不
但
在
影
藝
事
業
上
輝
煌
，
更
是

影
、
視
、
歌
再
加
粵
劇
，
樣
樣
出
色
，
這

恐
怕
不
但
在
香
港
，
在
世
界
上
也
是
空
前

的
吧
？
而
且
還
是
光
輝
了
四
十
五
年
！
這

也
是
香
港
的
驕
人
光
輝
吧
？

阿
姐
，
在
新
光
這
間
具
有
歷
史
意
義
的

戲
院
表
演
，
到
時
一
定
要
唱
番
幾
句
粵
劇

曲
詞
啊
。

阿姐的光輝歲月
興　國

隨想
國

在
芸
芸
一
眾
東
野
圭
吾
的
小
說
中
，
︽
異
變13

秒
︾

︵09

︶
對
我
有
一
股
特
殊
的
吸
引
力
，
一
來
它
是
典
型
的

末
日
論
式
創
作
，
在
日
本
漫
畫
︵
由
木某
圖
一
雄
的
︽
漂

流
教
室
︾
到
望
月
峰
太
郎
︽
末
日
︾︶
乃
至
電
影
︵
黑
澤

清
一
系
列
探
討
世
界
末
日
的
作
品
︶
均
自
有
其
脈
絡
依

循
；
二
來
它
生
於
後
︽
殺
戮
都
市
︾︵G

A
N
T
Z
,01

︶
的
時

空
，
當
中
既
把
科
技
及
推
理
元
素
加
以
混
糅
，
同
時
也
呼
應

日
本
文
化
的
﹁
求
存
系
﹂
圖
譜
，
令
到
閱
讀
的
趣
味
大
增
。

事
實
上
，
於
東
野
作
品
研
究
會
中
，
早
已
有
人
提
出
︽
異

變13

秒
︾
及
︽
殺
戮
都
市
︾
的
共
通
元
素
。
首
先
，
兩
者
的

主
角
均
是
再
生
的
死
者
，
前
者
的
角
色
全
屬P13

現
象
中
死
去

的
人
，
他
們
因
超
自
然
的
力
量
而
在
異
世
界
再
生
；
︽
殺
戮

都
市
︾
的
人
物
同
樣
是
在
現
實
中
死
去
的
人
，
而
聚
集
於
中

央
置
有
大
黑
球
的
高
級
公
寓
房
間
中
再
生
。
此
外
，
彼
此
同

樣
面
對
嚴
苛
艱
難
的
求
存
任
務
，
前
者
要
在
末
日
式
的
無
人

都
市
中
與
大
自
然
的
變
化
惡
鬥
，
後
者
則
形
象
化
地
變
成
任
務
與
﹁
星

人
﹂
對
戰
，
夥
伙
亦
會
陸
續
身
死
掉
隊
。
最
後
，
當
回
復
正
常
狀
態

時
，
人
物
也
一
樣
會
忘
記
以
前
的
一
切
記
憶
，
成
為
甚
麼
也
不
知
道
的

普
通
人
。
︽
異
變
13
秒
︾
的
倖
存
者
在
回
到
異
變
後
的
時
空
，
都
失
去

了
所
經
歷
的
斷
片
殘
章
；
︽
殺
戮
都
市
︾
的
黑
球
則
規
定
凡
達
到
一
百

分
者
，
可
以
擁
有
三
種
選
擇
權
：
消
除
一
切
記
憶
然
後
重
獲
自
由
、
獲

得
強
力
武
器
、
或
復
活
一
個
記
憶
體
裡
的
死
人
。
而
第
一
種
選
擇
正
是

與
︽
異
變
13
秒
︾
重
疊
的
接
觸
點
。

宇
野
常
寬
在
︽
零
零
年
代
的
想
像
力
︾
中
，
早
已
用
︿
不
戰
不
能
存

—
—

﹁
求
存
系
﹂
系
譜
﹀
來
歸
納
自
九
．
一
一
後
，
踏
入
零
一
年
以
來
日

本
流
行
文
化
圖
像
的
核
心
主
題
。
東
野
在
︽
異
變
13
秒
︾
中
一
直
探
討

作
為
強
者
代
表
誠
哉
的
論
理
可
能
性
，
我
認
為
此
乃
宇
野
指
陳
︽
死
亡

筆
記
︾
中
夜
神
月
作
為
﹁
決
斷
主
義
﹂
代
表
的
衍
生
延
續
變
奏
討
論
。

誠
哉
無
疑
在
異
世
界
中
，
一
直
憑
己
意
及
心
力
去
保
護
眾
人
，
但
也
正

是
這
種
精
英
主
義
令
到
成
員
出
現
分
崩
離
析
的
心
病
，
而
東
野
最
後
也

安
排
他
身
死
而
不
能
回
去
過
往
的
世
界
﹁
重
生
﹂。
由
︽
殺
戮
都
市
︾
到

︽
異
變
13
秒
︾，
我
們
均
清
楚
感
受
到
日
本
流
行
文
化
中
，
對
﹁
被
設
定
﹂

的
憎
惡
，
表
面
上
的
反
精
英
主
義
，
其
實
已
滲
透
出
一
種
原
教
旨
式
的

終
極
自
我

反
叛
悲
情

︵
創
作
人
本

身
就
是
設

定
者
的
先

天
宿
命
︶，

要
說
下
去

又
是
另
一

長
篇
故
事

了
。 科幻東野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夜晚快九點了，女友阿莘給我電話。聽得出她
很興奮，聲音裡洋溢㠥的熱乎勁兒，像冬天裡的
一把火，我在電話線的這一頭，都能感受到她的
熱氣。她說，我知道有點晚了，但還是忍不住給
你打這個電話，是想請你和我一起分享一件，我
認為是很美好、很溫馨的事情啊。
我說好啊，美好的事，多聽一次就多得到一分

的正能量啊。她說，我下午去做了一次美容。原
是懷㠥忐忑的心情去的。事情呢要從半年前說
起。有一次，我很偶然地，在去單位的路上，看
到一家小小的只有一個小門簾的美容院，就臨時
起意進去了。美容的過程裡，那個劉姓的美容小
姐輕言婉語地鼓勵我在她們店辦一張美容卡，好
處是每次美容的費用就降低了很多。還可能有一
些格外的服務。比如，可以預約，可以買一贈一
免費享受店裡其他的服務項目等等。我就照辦
了，而且辦的是一張最貴的貴賓卡。也許我那天
特別高興，也許是特別鬱悶，總之我就是辦下
了。
然後，這半年裡我就沒有再去過，因為忙，經

常出差，再不就是沒有這個閒心閒情照顧自己的
臉。半個月前，那個劉小姐給我電話了。她說，
她要走了，離開北京，去上海發展，未婚夫在那
裡，她準備結婚了。然後，她問，你上次辦的貴
賓卡還沒有怎麼消費呢，你最近是不是來一次，
要不我把錢退給你，要不我把餘錢轉到我一個小

姐妹的美容院裡。服務的項目和以前一樣。你看
如何？
我凜然一驚。因為聽說過很多美容院，健身俱

樂部會捲款走人，只留下一群呆若木雞的會員對
㠥一扇禁閉的大門憤怒，然後發呆，然後從此不
再相信什麼。我答應她最近去一次，但是，轉身
居然就忘了。人到中年，家事單位事孩子的事一
堆一堆的。等我今天下午想起的時候，腦袋轟地
一聲。心想，糟了，那可是近萬元的錢呢。肯定
沒有了，打水漂了。但是，還是不甘心，有僥倖
心理，就按照劉美女給我的短信上的地址，找了
過去。其實並不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等我進門說明來意，新店主立即很熱情

很肯定地說，是這裡，你沒有搞錯哦。然後，我
就享受了她們細心周到的一次美容服務。服務的
質量也很好，比過去只有好，沒有不足的。我還
打聽到，劉美女轉到他們店的會員，大概有20多
位。粗粗一算，總金額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回到家裡來，忍不住和老公說起這件事情，他

居然不怎麼相信呢。其實，那個劉美女我只見過
一次，大半時間她都是戴㠥口罩穿㠥統一的工作
服裝，即使她現在站在我面前，我也不會認出
她。即使認識她，記住了她的容顏，也是沒有意
義的。因為，北京的流動人口，上海的流動人
口，如過江的魚，風中的沙，我要追究她，尋找
她，那真就是大海撈魚，徒勞的事。何況，我哪

裡有這份心力追究她？
說到這裡，她停下來，問我，你不會覺得我的

反應過激了吧？但是，我確實有一種失而復得的
快感。這點錢其實真不算什麼，你是知道我的消
費水平的。但是，我在很久都不再相信什麼失而
復得，突然發現了一點誠信的光亮，即使微弱如
一支燭光，我卻感覺心裡舒坦極了。
而且，你知道，很多大商家大財團，都經常做

一些弄虛作假失信於人的事情。捲款跑路的貪官
就更多了。而她只是一個來自山村白手起家，除
了自己的勤勉沒有任何依靠的年輕女孩。是社會
最底層的，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如
果她捲款逃走了，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原始積累
的過程裡，每個人的發家史基本上都是不能細看
的。但是，這個女孩真正是感動了我。而其實她
只是在做一個本分人應該做的本分的事。一個沒
有身份的人，做了一件極有身份的事情，是當下
很多有身份的人都不會去做的事情。
我沉吟半晌，說，我覺得她這個女孩子這輩子

一定會過得很好的。即使不是大富大貴，也一定
是衣食無憂，家庭幸福，子孫滿滿的。因為她具
備了一個幸福的人所應該具備的素質，就是誠
信，而且本分。具備這種素質的人，無論做人，
還是做事，她都會左右逢源，順風順水的。就算
是我的祝福吧。
然後，我和阿莘都大笑起來，互道了晚安，愉

快地放下電話。臨睡前，我又想了一遍這件事。
又聯想起了前幾天，我收拾舊衣服，竟然在一件
兩年沒有穿過的衣服口袋裡掏出了300元錢。我的
驚喜，比起阿莘的驚喜，一定是比較接近的。很
多年了，總是說自己已經被現實打磨得百毒不
侵，麻木不仁了。其實，我們內心還是留有一塊

柔軟的角落在期待㠥什麼的。即使，世事艱難，
總還是有一個近乎完美的角落存在的。
文章寫到這裡，我想起了大概在一個多月前

吧，我刷微博的時候讀到了這樣一則新聞故事。
事情也很小，但卻足以打動了我，讓我沉默了半
分鐘。說的是一個環衛清潔工，在一個大馬路口
拾到了一隻錢包。裡面是一個女生的學生證、飯
卡、交通卡，還有一些零錢。這個六旬老人就站
在路口等，一直等了兩個多小時。期間一直在下
雨，他就撐㠥一把傘等。終於，那個丟了錢包的
大學女生倉皇地找來了。她拿㠥以為再也找不到
的錢包，哭了。
呵呵，換了我，我也會哭的。那個老人很慈

祥，很寬慰地笑了。在大雨裡，他的笑容是那樣
地樸素，那樣地溫暖，暖和了那個女孩，暖和了
我，也一定暖和了所有看到這個微博的人。我轉
了這條微博，期待這條微博的正能量能繼續轉下
去，永不停息地轉下去。

■《異變13秒》封面。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莫言去年題贈作者的橫披：「星星之花原上開，引得

蜂蝶連袂來；莫道會館地面小，高朋滿座皆賢才。」

作者提供圖片

一個完美的角落


